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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最
近
跟
吳
劍
明
老
師
學
插
圖
，
報
名
時

他
先
從B

lind
draw

ing

開
始
，
即
是
不
看
畫

紙
，
只
看
繪
畫
對
象
來
畫
畫
，
我
很
是
疑

惑
，
﹁
不
看
，
怎
能
畫
？
﹂

第
一
堂
，
老
師
教
我
們
把
畫
紙
放
於
視
線
範

圍
以
外
，
只
集
中
注
視
自
己
的
手
掌
，
伸
手
在
畫

紙
上
以
炭
筆
很
慢
、
很
慢
地
依
掌
形
、
掌
紋
等
在

畫
紙
上
連
線
，
且
因
應
線
條
深
淺
而
控
制
下
筆
力

度
。
初
以
為
必
定
畫
得
一
塌
糊
塗
，
結
果
一
眾
同

學
都
畫
得
較
想
像
的
好
，
而
且
很
細
緻
。
跟

我

們
畫
許
多
不
同
質
料
的
實
物
。

這
有
點
像
我
們
初
學
打
字
時
，
眼
睛
要
不
停
盯

鍵
盤
，
熟
習
之
後
，
鍵
盤
在
腦
中
、
與
感
覺
融
合

了
，
我
們
只
須
看

要
打
字
的
文
件
或
電
腦
的
熒

屏
。

B
lind

draw
ing

練
習
多
了
，
發
覺
透
過
仔
細
觀

察
，
對
象
的
細
節
、
外
形
、
構
圖
傳
遞
到
腦
中
，

然
後
把
這
個
形
象
，
經
手
在
畫
紙
表
達
出
來
，
令

手
、
眼
更
協
調
，
教
人
意
外
的
是
觀
察
過
的
實
物

細
節
都
印
象
深
刻
，
留
在
腦
中
。

當
我
﹁
盲
畫
﹂
了
圖
片
人
物
的
眼
、
耳
、
口
、

鼻
，
把
唇
紋
等
依
線
條
輕
淺
仔
細
地
臨
摹
過
，
之

後
，
我
畫
人
像
寫
生
，
當
畫
五
官
時
，
出
奇
地
有

進
入
了
五
官
的
感
覺
，
看
到
了
許
多
以
前
畫
畫
忽
略
了
的
細

節
和
肌
理
，
而
且
對
五
官
的
結
構
更
了
解
！

記
得
在
另
一
個
畫
室
，
畫
家
為
一
位
學
生
修
正
她
的
畫
稿
，

指
出
哪
裡
陰
影
不
正
確
，
那
學
生
說
：
﹁
啊
，
你
說
出
來
我

就
看
到
了
，
為
何
我
一
直
看
不
出
來
？
﹂
看
，
原
來
是
要
學

習
的
。

這B
lind

draw
ing

的
學
習
和
練
習
，
令
我
深
深
感
受
到
：
眼

看
的
，
不
一
定
見
到
；
真
正
的
見
到
是
透
過
腦
袋
。
經
過
仔

細
的
觀
察
和
分
析
，
我
們
看
的
東
西
會
完
全
不
一
樣
。

從
雜
誌
報
道
中
，
讀
到
一
位
攝
影
師
義
務
教
視
障
人
士
學
攝

影
，
初
時
感
到
不
可
思
議
，
但
看
到
那
裡
優
秀
的
相
片
，
我

明
白
到
，
他
們
是
用
心
靈
去
捕
捉
建
構
美
感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盲　畫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一
年
多
前
，
香
港
全
城
狂
啃
獮
猴
桃
。
獮
猴

桃
本
是
中
國
特
產
，
移
殖
新
西
蘭
之
後
，
彼
邦

更
名
﹁
奇
異
果
﹂，
大
量
輸
出
。
一
些
香
港
人

見
識
淺
，
便
不
知
奇
異
果
的
來
歷
。
事
緣
當
時

有
人
報
上
胡
說
每
天
吃
四
枚
奇
異
果
可
以
﹁
震

走
﹂
其
腹
中
一
磅
脂
肪
云
云
。
二
零
一
一
年
底
，
我

在
本
欄
發
表
了
︽
全
城
狂
吞
奇
異
果
︾
和
︽
奇
異
果

食
療
︾
兩
文
。
現
在
回
頭
去
看
，
造
謠
者
得
益
、
仍

然
每
天
在
欺
騙
香
港
的
愚
夫
愚
婦
，
我
這
個
闢
謠
人

卻
只
得
寫
兩
篇
短
文
的
話
題
。

今
回
潘
某
人
又
面
對
另
一
項
涉
及
﹁
健
康
飲
食
﹂

的
謠
言
，
香
港
市
面
上
流
言
謂
：
﹁
檸
檬
是
鹼
性
食

物
！
﹂

這
個
謊
言
真
是
應
了
廣
府
話
俗
語
所
講
的
﹁
一
百

歲
唔
死
都
有
新
聞
聽
﹂
！
檸
檬
含
有
百
分
之
五
至
六

的
檸
檬
酸
，
檸
檬
汁
味
酸
，
乃
是
常
識
。
散
播
這
謠

言
的
理
據
，
卻
是
﹁
檸
檬
味
雖
酸
，
但
經
身
體
消
化

之
後
，
只
剩
下
鹼
性
的
﹃
灰
﹄，
就
成
為
鹼
性
。
﹂

這
真
是
奇
談
怪
論
！

在
互
聯
網
上
找
到
的
虛
假
資
料
是
這
樣
說
的
：
檸

檬
味
酸
，
但
是
一
口
檸
檬
汁
喝
進
胃
裡
，
經
過
消
化

分
解
之
後
，
檸
檬
酸
分
子
就
是
氫
、
氧
、
碳
三
種
原

子
組
成
，
都
變
成
二
氧
化
碳
和
水
，
剩
下
來
的
鉀
鈉

鎂
鈣
等
都
是
鹼
性
，
所
以
檸
檬
汁
其
實
是
﹁
鹼
性
食

物
﹂。

這
真
可
笑
，
如
此
說
，
檸
檬
汁
因
含
鉀
鈉
鎂
鈣
而
屬
鹼
，
多

吃
含
鉀
鈉
鎂
鈣
的
食
物
就
可
以
，
跟
檸
檬
何
干
？

中
學
化
學
科
有
介
紹
，
水
溶
液
中
有
較
多
帶
正
電
的
氫
離
子

時
屬
酸
性
，
較
多
帶
負
電
的
氫
氧
根
時
屬
鹼
性
。
這
是
最
基
本

的
論
述
。

另
一
個
也
是
很
簡
單
的
說
法
，
是
能
夠
中
和
酸
性
物
質
的
東

西
，
就
是
鹼
性
。
檸
檬
汁
含
大
量
檸
檬
酸
，
當
然
再
不
能
中
和

酸
性
物
質
，
遇
上
酸
性
物
質
，
只
能
酸
上
再
加
酸
，
也
就
不
能

是
鹼
性
了
。
翻
查
資
料
，
若
將
一
百
克
︵
約
三
點
五
安
士
︶
去

皮
生
檸
檬
拿
去
化
驗
，
大
約
有
一
百
三
十
五
毫
克
鉀
、
二
十
六

毫
克
鈣
等
。
鉀
是
鹼
金
屬
，
氫
氧
化
鉀
是
強
鹼
；
鈣
是
鹼
土
金

屬
，
氫
氧
化
鈣
是
弱
鹼
。
可
是
檸
檬
裡
面
的
鉀
和
鈣
卻
不
是
以

﹁
氫
氧
化
物
﹂
的
形
式
存
在
，
這
鹼
性
又
從
何
說
起
？

這
個
﹁
檸
檬
是
鹼
性
食
物
﹂
的
謠
言
，
利
用
一
般
民
眾
不
了

解
酸
鹼
為
何
物
，
竟
然
還
有
一
批
支
持
者
。
找
過
互
聯
網
上
一

些
相
關
的
英
文
資
料
，
都
是
有
﹁
Ｄ
Ｒ
﹂
兩
字
銜
頭
的
混
人
在

胡
扯
。

破
綻
何
在
？
如
果
沒
有
學
過
一
點
兒
化
學
，
只
從
﹁
酸
中
和

鹼
、
鹼
中
和
酸
﹂
的
常
理
推
斷
即
可
。
你
吃
了
一
個
檸
檬
，
攝

取
了
大
量
檸
檬
酸
，
先
要
耗
用
體
內
的
鹼
性
物
質
來
中
和
了
這

份
檸
檬
酸
，
然
後
你
整
個
身
體
才
會
不
添
酸
、
不
增
鹼
，
但
是

剩
下
來
的
﹁
鹼
灰
﹂
是
否
就
可
以
補
充
用
掉
了
的
鹼
？

中
學
時
代
一
位
老
師
喜
歡
與
同
學
開
玩
笑
，
遇
上
有
同
學
說

了
不
符
事
實
的
閒
話
，
他
總
笑
說
：
﹁
你
不
要
散
播
謠
言
！
﹂

原
來
潘
某
人
大
受
此
金
石
良
言
影
響
。
生
平
好
闢
謠
，
上
大
學

時
沒
有
選
化
學
系
，
又
不
是
醫
生
，
現
在
仍
大
聲
疾
呼
：
﹁
宣

揚
檸
檬
是
鹼
性
食
物
實
是
謠
言
。
﹂
看
官
不
信
潘
某
人
，
可
以

去
請
教
﹁
香
港
科
普
之
神
﹂
曹
宏
威
博
士
，
他
是
生
物
學
專

家
。
如
果
曹
公
今
天
說
﹁
檸
檬
是
鹼
性
食
物
﹂，
潘
某
人
明
天

就
把
家
中
任
何
涉
及
化
學
的
書
籍
燒
光
。
這
些
藏
書
的
命
運
只

好
寄
託
到
曹
公
手
上
口
中
！

世亂檸檬酸作鹼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看
莫
言
的
名
著
長
篇
小
說
︽
豐
乳
肥
臀
︾，
十

分
費
勁
。
首
先
，
那
些
人
名
便
指
到
你
昏
頭
轉

向
。
作
者
用
第
一
人
稱
指
自
己
名
叫
上
官
金
童
。

他
有
八
個
姐
姐
，
母
親
是
上
官
魯
氏
，
一
連
生
了

八
個
女
兒
。
她
的
婆
婆
和
丈
夫
都
非
常
不
滿
，
非

要
她
為
上
官
家
生
一
個
兒
子
不
可
。

結
果
她
最
後
生
了
一
對
雙
胞
胎
，
第
八
個
仍
是
女

兒
，
叫
上
官
玉
女
，
第
九
個
就
是
﹁
我
﹂，
是
個
男

的
，
叫
上
官
金
童
。

因
為
媽
媽
天
天
希
望
生
個
兒
子
，
因
此
女
兒
們
都

叫
做
盼
弟
、
帶
弟
、
來
弟
、
念
弟
、
求
弟⋯

⋯

。
但

有
時
書
中
又
稱
她
們
為
大
姊
、
二
姊
、
三
姊
，
這
就

把
讀
者
弄
糊
塗
了
，
究
竟
什
麼
弟
才
配
上
第
幾
姊

呢
？其

實
這
些
孩
子
都
是
雜
種
，
都
是
主
角
的
母
親
和

各
式
人
等
交
配
而
生
的
。
上
官
金
童
的
父
親
沒
有
生

育
能
力
。
母
親
受
到
傳
宗
接
代
的
壓
力
，
於
是
就
胡

搞
了
。
上
官
金
童
是
混
血
兒
，
是
他
的
母
親
和
一
位

外
籍
傳
教
士
所
生
的
。
大
概
在
莫
言
的
故
鄉
山
東
高

密
，
早
年
有
不
少
來
自
歐
洲
的
外
國
傳
教
士
，
在
當

地
與
中
國
女
子
胡
混
生
產
過
不
少
混
血
兒
。
因
此
莫

言
的
小
說
中
，
常
常
描
寫
到
一
些
紅
毛
孩
子
。

除
了
主
角
的
家
世
外
，
書
中
其
他
有
關
的
人
物
，

甚
麼
司
馬
家
，
鳥
兒
韓
，
他
們
的
兒
子
、
孫
子
，
許

多
名
字
都
很
容
易
弄
昏
讀
者
的
頭
腦
。

莫
言
是
個
充
滿

性
幻
想
的
作
家
。
書
裡
頭
描
寫

了
許
多
亂
七
八
糟
的
性
關
係
。
當
主
角
上
官
金
童
在

農
場
中
勞
動
的
時
候
，
一
個
姓
龍
的
女
場
長
看
中
了

他
，
千
方
百
計
要
和
他
發
生
性
關
係
。
不
能
如
願
之

後
，
居
然
用
槍
結
束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
正
在
這
一

刻
，
在
鮮
血
沾
濕
了
他
的
手
的
時
候
，
他
才
滿
足
了

她
的
願
望
。
結
果
他
以
姦
屍
犯
的
罪
名
受
到
判
刑
。

書
名
︽
豐
乳
肥
臀
︾，
其
實
寫
的
多
是
﹁
乳
房
﹂，

卻
絕
少
寫
到
﹁
肥
臀
﹂。
書
名
應
叫
︽
豐
乳
豐
乳
︾，

更
為
合
適
。

作
為
書
中
的
主
人
翁
，
又
是
個
戀
乳
癖
的
人
，
十

五
歲
還
不
願
離
開
母
親
的
乳
房
，
這
簡
直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事
。

莫言的《豐乳肥臀》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千
禧
年
回
流
香
港
，
十
二
年
間
搬
了
四
次

家
。
搬
家
，
香
港
人
習
以
為
常
；
經
濟
復
甦

樓
市
興
旺
，
細
屋
換
大
屋
理
所
當
然
。

搬
家
成
為
習
慣
。
我
由
廣
州
遷
居
香
港
，

由
香
港
移
民
英
國
；
回
流
又
回
流
，
似
乎
居

無
定
所
，
不
會
特
別
留
戀
某
一
地
。
現
居
倫
敦
北

部
的
舊
屋
，
十
九
年
前
買
下
，
屬
於
最
﹁
長
情
﹂

了
。此

屋
建
於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三
度
易
主
，
上

手
業
主
將
廚
房
和
客
廳
擴
建
。
後
花
園
有
一
棵
銀

柳
樹
，
枝
葉
垂
地
，
像
搖
滾
樂
隊
﹁
披
頭
四
﹂
的

長
髮
，
飄
逸
瀟
灑
。
我
買
入
後
因
沒
錢
裝
修
，
屋

內
外
的
布
置
大
部
分
保
留
不
變
。

某
日
下
午
，
一
位
年
約
八
十
歲
的
英
國
老
人
登

門
自
我
介
紹
，
﹁
我
叫
布
朗
，
從
一
九
六
四
年
起

在
這
裡
住
了
三
十
年
。
我
經
常
開
車
經
過
屋
前
，

希
望
有
生
之
年
，
能
入
屋
再
看
一
眼
。
﹂

我
認
出
他
了
。
記
得
此
屋
買
賣
成
交
當
日
，
他

坐
在
樓
梯
口
，
緊
握
門
匙
，
遲
疑
不
願
交
出
來
。

對
於
愛
面
子
的
英
國
人
來
說
，
布
朗
先
生
的
入
屋

要
求
，
屬
於
極
之
唐
突
和
沒
禮
貌
。
他
肯
定
是
忍

無
可
忍
，
鼓
足
了
勇
氣
才
按
門
鈴
。

我
歡
迎
布
朗
入
屋
參
觀
。
他
如
久
別
親
人
，
撫

摸

早
已
脫
色
的
廚
櫃
，
驕
傲
地
說
，
這
是
自
製

的
；
他
指
向
園
中
銀
柳
樹
說
，
每
年
要
替
它
理

髮
。
繞
屋
轉
了
一
圈
，
角
色
換
了
，
輪
到
他
引
領

我
﹁
參
觀
﹂
；
他
站
在
壁
爐
前
說
，
這
裡
原
本
是
一
道
木

門
，
當
年
擴
建
由
此
門
開
始
。

老
人
說
得
累
了
，
請
他
坐
下
喝
茶
，
繼
續
講
故
事
；
他
賣
屋

不
久
就
離
婚
了
，
前
妻
去
年
病
逝
，
女
兒
移
民
澳
洲
。
他

說
，
一
生
人
最
快
樂
的
日
子
，
就
在
這
屋
子
裡
度
過
。

布
朗
感
謝
我
沒
有
替
屋
子
進
行
大
裝
修
，
讓
他
有
機
會
重
溫

舊
夢
。
我
向
他
解
釋
，
中
國
人
相
信
這
是
一
種
緣
分
；
我
們

有
緣
同
住
一
屋
，
有
緣
相
見
歡
。
還
有
，
我
們
愛
屋
及
烏
，

一
見
如
故
。

愛屋及烏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一
年
又
到
蟬
鳴
荔
熟
時
。
周

日
，
隨
何
文
田
坊
會
組
織
﹁
慶

回
歸
十
六
周
年
愛
國
愛
港
之

旅
﹂，
首
站
前
往
參
觀
該
會
會

長
馬
介
璋
任
主
席
的
深
圳
龍
崗

﹁
華
南
城
﹂。
馬
介
璋
會
長
精
心
安
排

特
設
茶
點
並
放
映
宣
傳
片
介
紹
此
項

十
分
成
功
的
綜
合
發
展
項
目
。
本
人

常
在
香
港
電
視
台
看
到
由
華
南
城
贊

助
的
廣
告
宣
傳
，
華
南
城
知
名
度
不

菲
。
惟
訪
問
團
大
多
數
朋
友
是
首
次

親
臨
見
識
內
地
民
營
現
代
化
建
設
地

標
，
大
家
爭

拍
照
留
影
。

大
隊
人
馬
驅
車
往
東
莞
觀
瀾
湖
高

爾
夫
球
會
，
此
球
會
是
中
國
最
大
的

高
爾
夫
球
會
，
在
深
圳
和
東
莞
以
及

海
口
市
都
是
高
爾
夫
球
迷
最
喜
愛
的

球
場
。
創
會
人
是
何
文
田
坊
會
前
會

長
朱
樹
豪
博
士
，
其
仙
遊
後
，
繼
承

者
朱
鼎
健
兄
弟
手
足
情
深
，
團
結
一

致
把
生
意
發
揚
光
大
。
訪
問
團
抵
達

後
受
到
熱
烈
歡
迎
。
其
實
，
事
前
已

由
朱
主
席
得
力
助
手
陳
碧
思
安
排
妥
當
，
當
日

由
耿
總
經
理
親
自
款
待
。
執
行
團
長
丁
健
華
出

錢
出
力
，
親
力
親
為
，
給
力
。

此
時
此
刻
正
是
母
親
節
剛
過
，
父
親
節
將

至
，
又
是
一
年
一
度
端
午
節
。
東
莞
龍
舟
遍
鄉

鎮
，
我
們
無
時
間
看
千
槳
齊
發
游
龍
舟
水
，
應

景
應
節
，
但
在
觀
瀾
湖
高
爾
夫
球
會
俱
樂
部
品

嚐
佳
饌
美
點
之
餘
，
還
吃

子
、
啖
荔
枝
，
提

前
在
異
鄉
過
了
一
個
難
忘
端
午
節
。
真
箇
是
口

惠
而
又
實
至
。
街
坊
會
還
請
來
中
聯
辦
社
團
聯

絡
部
副
部
長
黎
寶
忠
為
大
家
講
話
，
使
大
家
對

國
情
有
進
一
步
認
識
，
當
然
該
會
理
事
長
芬
姐

也
在
會
上
與
大
家
閒
聊
家
常
，
從
家
到
國
，
由

小
道
理
延
伸
到
家
國
情
。
她
娓
娓
道
來
，
愛
國

愛
家
情
深
款
款
的
講
話
令
人
感
動
。
此
項
有
意

義
活
動
得
到
街
坊
會
首
席
會
長
戴
德
豐
、
名
譽

會
長
林
宜
龍
、
李
淑
嫻
和
梁
思
韻
等
贊
助
，
此

行
收
穫
甚
豐
。
中
聯
辦
黎
寶
忠
、
林
琨
琅
、
谷

康
生
、
黃
鑫
、
魏
婷
婷
等
在
假
日
亦
抽
空
與
街

坊
同
歡
共
樂
。
街
坊
會
芬
姐
，
丁
健
華
、
梁
兆

豐
、
林
雪
梅
、
唐
少
勳
等
一
眾
理
監
事
首
長
親

子
樂
，
其
樂
融
融
。

異鄉過端午
思　旋

思旋
天地

在
乾
貨
行
看
到
一
種
用
玻
璃
紙
精
心
包
裝
的
海

產
，
呈
圓
薄
餅
狀
，
起
初
以
為
是
紫
菜
，
可
是
看
色

澤
又
不
像
。
出
於
好
奇
，
走
近
拿
起
一
看
，
啊
！
竟

然
是
海
帶
，
切
成
一
絲
絲
的
，
乾
燥
後
壓
緊
壓
實
，

就
成
了
調
理
方
便
的
速
食
海
帶
。
拿
回
家
用
水
一

泡
，
略
事
烹
調
，
即
可
食
用
，
是
為
了
方
便
上
班
族
而
製

出
的
簡
速
食
品
。

之
前
一
直
留
存
在
我
印
象
裡
的
海
帶
，
是
絞
成
拳
頭
大
小

的
一
捆
，
顏
色
灰
撲
撲
的
，
上
面
滿
是
析
出
的
鹽
粒
和
白

霜
，
像
是
一
根
髒
兮
兮
的
舊
抹
布
纏
繞
在
一
起
。
過
去
的

國
營
雜
貨
店
售
賣
海
帶
，
都
是
隨
便
找
一
個
大
竹
筐
，
把

海
帶
堆
放
在
筐
裡
，
置
於
櫃

前
任
人
挑
選
。
顧
客
一
踏

進
店
門
，
就
會
聞
到
一
股
由
海
帶
散
發
出
的
濃
濃
海
腥

味
。
很
多
人
一
買
就
是
好
幾
捆
，
懸
掛
在
家
裡
牆
壁
的
釘

子
上
，
任
其
散
味
，
反
正
放
多
長
時
間
也
不
會
壞
。
到
了

要
吃
的
時
候
，
就
割
下
一
截
，
泡
放
在
盆
裡
。
原
本
乾
澀

皺
硬
的
海
帶
，
一
經
水
的
滋
潤
，
就
變
得
柔
軟
肥
厚
起

來
，
摸
起
來
黏
黏
滑
滑
的
，
像
是
一
塊
抹
了
油
的
膠
皮
，

邊
緣
也
恢
復
到
了
原
來
的
波
浪
狀
，
會
讓
人
聯
想
到
這
片

藻
葉
之
前
於
海
水
中
舞
動
的
身
姿
，
那
種
翩
然
的
柔
媚
。

海
帶
的
吃
法
很
多
，
不
同
的
人
有

自
己
中
意
的
菜
式
。

男
人
多
喜
歡
涼
拌
海
帶
，
是
將
海
帶
切
絲
，
用
沸
水
焯

熟
，
再
拍
兩
顆
生
蒜
，
和

陳
醋
和
醬
油
一
拌
，
然
後
澆

上
紅
彤
彤
的
辣
椒
油
，
就
是
一
盤
涼
拌
妙
品
。
大
熱
天
下
班
回
來
，
胃

口
不
佳
，
就

這
樣
一
盤
清
爽
小
菜
，
呷
兩
口
小
酒
，
是
一
份
難
得
的

自
在
清
福
。
海
帶
大
多
是
家
裡
常
備
的
，
製
作
起
來
也
十
分
簡
單
，
所

費
又
不
多
，
所
以
在
過
去
，
涼
拌
海
帶
是
男
人
們
夏
日
裡
最
為
淡
泊
的

家
常
下
酒
菜
。

小
孩
子
最
喜
歡
的
吃
法
，
是
用
海
帶
煮
糖
水
。
把
綠
豆
洗
淨
，
加
水

煮
至
殼
開
豆
爛
，
把
海
帶
絲
添
放
進
去
，
加
上
紅
糖
以
小
火
煨
至
稠

黏
，
晾
冷
，
就
是
消
暑
的
甜
品
了
。
以
往
，
只
有
小
康
人
家
煮
的
是
純

綠
豆
沙
，
家
境
稍
差
的
，
會
多
添
一
把
米
進
去
，
煮
成
綠
豆
粥
。
但
不

管
哪
一
種
，
都
會
添
放
海
帶
以
豐
富
口
味
。
暑
假
的
時
候
，
小
孩
子
跟

同
伴
滿
世
界
亂
跑
，
渾
身
大
汗
地
回
到
家
，
喝
一
碗
海
帶
綠
豆
沙
，

是
會
感
到
非
常
愜
意
的
。
那
種
家
的
幸
福
感
，
就
是
知
道
總
會
有
一
鍋

清
甜
香
滑
的
海
帶
糖
水
在
等
待

你
。

主
婦
則
多
喜
歡
用
海
帶
來
燉
湯
。
把
排
骨
或
肘
子
焯
過
水
後
，
加
上

冬
瓜
、
海
帶
一
起
燉
。
當
一
大
碗
海
帶
排
骨
湯
被
端
到
餐
桌
上
，
那
種

素
雅
的
色
彩
搭
配
，
就
令
人
很
有
食
慾
。
被
燉
得
軟
爛
的
海
帶
，
吃
在

嘴
裡
依
舊
滑
滑
的
，
有
一
種
特
殊
的
韌
脆
質
感
。
色
澤
清
瑩
的
湯
水
，

喝
起
來
清
爽
鮮
甜
，
即
使
每
天
喝
，
想
必
也
不
會
有
人
厭
煩
。

在
我
們
凡
俗
的
人
生
當
中
，
能
帶
來
幸
福
感
和
滿
足
感
的
，
往
往
並

不
是
鮑
魚
、
海
參
這
一
類
的
珍
奇
異
食
，
而
是
一
些
並
不
起
眼
的
家
常

小
菜
。
比
如
冬
日
裡
的
一
碗
海
帶
排
骨
湯
，
夏
天
的
一
碟
涼
拌
海
帶
。

海帶滋味長
陶　琦

閒情
物語

未去阿里山之前，我對阿里山的認識是從歌曲
《阿里山的姑娘》開始的：高山清，澗水藍，阿里
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從
歌詞裡我感受到了阿里山的綺麗風光，同時也把
阿里山記在心間。
這次去寶島台灣旅遊，阿里山自然是必去的景

點。早晨七時許，我們乘坐旅遊大巴，從住宿地
出發前往阿里山。公路兩側都是山峰，汽車沿
山路盤旋而行，左拐右拐，搖頭擺尾，才知昨晚
導遊一再囑咐大家準備「暈車藥」並不是危言聳
聽。經過兩個小時的行程，到達阿里山景區，這
裡是森林小火車的車站，也是旅遊的服務區，有
停車場。阿里山涵蓋範圍很大，但一般所指為沼
平公園一帶（海拔2274公尺）的阿里山森林遊樂
區。這裡景觀多元，一年四季皆有可觀，神木和
花海更是其中佼佼者。
神木原是阿里山一棵高52米左右、樹圍約23

米、樹齡3000多年的紅檜，在主峰神木車站東
側，不幸的是1956年遭雷擊起火而死，1997年倒
伏三分之一，次年為了防止樹身倒塌對鐵路造成
危險，經過簡單的祭拜儀式將其放倒。從此，這
棵神木便成為遺址供人瞻仰，阿里山森林鐵路通
車後，成為聞名中外的台灣地標之一。現在我們
觀賞到的神木是為新神木，這是一處長滿巨樹的
山坡，一棵棵粗壯的樹幹參差排列，昂首矗立，
英姿挺拔直指藍天。此處樹木的年齡都在千年左
右，有兩棵巨樹如塔般立在其中，坡下那棵樹
旁，立有嘉義縣政府用中英文寫的標牌：「阿里
山香林神木，樹種：紅檜，樹高：45米，胸圍：
12.3米，樹齡：約2300年」。較高處的另一棵，樹

齡也在2000年以上，人們走在這神木巨
樹林裡顯得很渺小，真如螞蟻觀大象一
般。
初夏的阿里山，雖然已經過了櫻花

季，但依然是山花爛漫，花團錦簇。
一葉蘭、森氏杜鵑、石楠、木蓮、毛地
黃、紫藤、射干、菖蒲、海螺菊、香葉
草、黃菀、龍膽⋯⋯在那百花叢中，有
一種花格外驕艷，其傘形花序如雪球纍
纍，簇擁在橢圓形的綠葉中，白色、黃色、藍
色、紫色，五彩繽紛，美不勝收。讓遊客直呼
「好美噢！」這便是台灣著名的繡球花。繡球花是
由無數朵小花一圈圈圍成粉嘟嘟的球狀花，單看
小花瓣略顯木吶，但她們抱團在一起，很是熱
鬧，花團錦簇。花開放後花色多變，初放時由綠
色轉淡綠色，如翡翠碧玉、清秀淡雅；而後又逐
漸變為粉色，似青春少女含羞緋紅的臉；盛開時
為深粉色，如盛妝佳麗，貴妃醉酒。繡球花又叫
紫陽花、八仙花，它變幻無窮、與眾不同的艷麗
博得不少名人雅士的稱讚，打動了無數文人墨客
的心。唐代詩人白居易為她吟詩：「何年植向仙
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
名作紫陽花。」宋代詩人楊巽齋讚美她：「紛紛
紅紫競芳菲，爭似團酥越樣奇，料想花神閒戲
擊，隨風吹起墜繁枝。」清代詩人王正稱頌她：
「花開不亞千團雪，香散真愁一夜風。簾外月明斜
弄影，冰壺倒濯玉玲瓏。」古人的詩贊，足以表
明世人對繡球花的喜愛之情。而正是這般不經
意，這種經年的野放，天地間才造化出了球花這
如霞如蔚，如林如叢，如錦如繡的花團簇擁而

來。
繡球花在台灣的森林景區隨處可見，尤以阿里

山為最。它花朵大，花色艷，花序排列為頂生球
形，極似中國古代婚慶迎娶的繡球，深受台灣人
的喜愛。每年5至8月是阿里山繡球花花開時節，
團團粉紅、澹紫、淺藍的花球怒放在綠葉之中，
和風輕拂臉龐、吹起髮梢的浪漫，隨同 大自然
間鳥叫蟲鳴的樂曲，令人沉湎在這無比浪漫的賞
花氣氛中。關於繡球花，在阿里山還流傳 一個
美麗動人的傳說。說的是很久很久以前高山族的
一個小村莊裡，一戶貧窮人家的兒子阿寶愛上了
鄰村的姑娘阿麗。阿麗美麗漂亮、生性善良，也
深深地愛上了誠實、勤勞、勇敢的阿寶。有一年
春天，阿麗在一次趕集時，被一個有錢有勢的惡
少看上了，要娶阿麗為妻，阿麗以死相脅，堅決
不從。當惡少得知阿麗深深地愛上鄰村的阿寶
時，為了讓阿麗死心，他賄賂官府，以「莫須有」
的罪名將阿寶關進地牢，並判了死刑。阿麗聽到
這個消息後，似晴天霹靂，整日以淚洗面，哭瞎
了雙眼。她開始為秋後就要被問斬的阿寶一針一
線地縫製繡球。針扎破了手，血流在了繡球上，

被血浸染以後，繡球上的花更艷了，葉更綠了，
鳥更鮮活了。浸透阿麗鮮血的繡球縫好後，阿麗
變賣了自己的首飾，買通了獄卒，在家人的陪伴
下，在陰暗潮濕的地牢裡摸到日思夜想、卻已被
折磨得骨瘦如柴的阿寶，當阿麗摸索 從身上取
出繡球戴在阿寶脖子上時，只見靈光一閃，阿麗
和阿寶從地上升起，穿越地牢，飄然落在遠離惡
魔的美麗富饒的阿里山上。後來，阿麗和阿寶結
婚了，靠 自己勤勞的雙手，過上了幸福的生
活。繡球花也從此漫山遍野盛開在阿里山上。

其實繡球花不但台灣人喜歡，大陸人也酷
愛。不僅是她「淡姿向曉迷蝴蝶，艷色爭麗笑牡
丹」，也不僅她是「多變的妖姬」、「雨中的精
靈」、「吉祥的象徵」，更因為她那互相依靠緊密
團結的精神值得敬佩。繡球花圓形的花朵、昂然
向上的姿態象徵 與親人之間斬不斷的聯繫，無
論分開多久，都會重新相聚在一起。
大自然的巧手造就了奇特的繡球花，團聚成一

球一球，數不盡的小花蕊散發 陣陣清幽的花
香，隨風飄過海峽兩岸，寄託 人們的相思之
情。

美麗的阿里山

■阿里山小火車。 資料圖片 ■阿里山巨木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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